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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吉祥寺第一次申
报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曹凌
说，早在 2002年前后，吉祥寺就
曾向民政部门申报，但当时它的
各项条件还不成熟，一直没能通
过审核。

黄裕椿介绍，按照 2013年
开始实施的《福建省非营利性民
办养老机构省级专项补助资金
使用管理办法》，吉祥寺有 120
张床位，一次性获得 120万元开
办费补助。从 2015年开始，吉祥
寺按年均入住人数获得每张床
位每年 2000元的补助。2016年
年初，吉祥寺因此获得了 82万
元补助。

曹凌觉得，政府补助缓解了
吉祥寺的经济压力，但这并不意
味着这家佛教养老院从此能一
帆风顺，“我感觉他们能力有限，
固定的护工太少，号称有 400个
护法（义工），但绝大多数是流动
性的，有空才去，养老院的专职
人员只有十几人”。

沙县民宗局正在设想通过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解决吉祥寺
养老院发展模式的可持续问题。
曹凌说，佛门戒律繁多，义工也
要遵守基本的佛教守则，比如吃
素，这实际上让政府购买公共服
务的选择面变得十分狭小。

佛教界也意识到寺庙养老
的前景。早在2009年3月的全国
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
佛教协会副会长普法法师就提
交了《大力引导宗教界融入社会
参与兴办养老事业》的提案：“积
极参与兴办养老公益事业，建设
以老人赡养为主的专业养老机
构，使老有所养、老有所学、病有
所医、死有所安。”

2012年，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玉佛寺
方丈觉醒法师提出了一个鼓励
宗教界参与社会养老的提案。玉
佛寺向记者提供的提案稿显示，
觉醒提出“相关部门应出台相应
的法律、法规、政策给予宗教团
体创办养老院以优惠和保障”。

这些提案引起了国家宗教
事务局的关注。三明市宗教事务
系统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告诉
记者，2014年 9月，国家宗教事
务局在青岛召开宗教界从事养
老服务情况座谈会，邀请了全国
二十多家开设养老服务的宗教
机构代表参加，其中包括吉祥
寺，“但是会开完一年多了，也没
见有什么下文。”（据南方周末）

寺院里办养老院可行吗?
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琅口镇镇头村村北的红山山顶，吉祥寺像被一艘绿海包围的白色小舟。
它已经在闽西北的山区中孤独地漂流了17年。这座藏于深山的佛教寺庙因面向社会免费收住老人，从默默无闻变成福建佛教界的明

星寺院。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吉祥寺可以高枕无忧。除了面对持续的经济压力，这家佛教养老院还面对着义工不足、社会公共服务接受意
愿不高等问题。“这事关吉祥寺养老院发展的可持续性。好事怎么做好，这是个问题。”沙县民族与宗教事务局局长曹凌说。

佛教界也希望复制吉祥寺的模式。然而，从2009年到2014年，佛教界一直呼吁的相关配套优惠政策，至今没有出台。

有点失聪的毛玉妹走路速度
和失明的陈庆国一样慢——她已
经 81岁，两个月前被女儿送到沙
县吉祥寺佛教养老院（下称吉祥
寺养老院）时，右脚踝肿胀着。

她已经记不清这肿胀的来
由，或许这也不重要了，因为这没
有影响她每天从宿舍到大殿往返
两次的决心。二十多米的路，她
要走上十分钟，边走边捻动佛珠。

吃素念佛的习惯是21年前养
成的，那时她已经被养子遗弃。毛
玉妹和丈夫生育了三女一子。在
儿子夭折那年，笃信“养儿防老”
的他们抱养了一个男婴。若干年
后，这对老夫妻帮助这个被寄予
厚望的养子娶妻生子，却没有换
来应得的反哺。丈夫去世后不久，
养子不再认毛玉妹这个养母。

赡养的重任落到三个女儿身
上。和沙县67%的劳动人口一样，
她们都外出经营沙县小吃，毛玉
妹只能用“有心无力”形容她们的
轮流赡养计划。直到毛玉珠一个
亲戚带来吉祥寺收住困难老人的
消息，这个多年无解的问题才算
有了合适的答案。

和这里其他 67个老人一样，
毛玉妹也过着每天早上五点跟着
僧人上早课，六点半进早斋的生
活。从上午九点，老人们要依次
念佛、进午斋、上晚课、药石、暮
鼓，直到晚上八点熄灯。

同样因弟弟外出经营沙县小
吃而无人照顾的陈庆国不仅适应
了这样的生活，还变得越来越胖。
他不能跟着僧人上早晚课，日子
过得却不单调，每次走出庙门都
像一场刺激的探险。四岁因病失
明之后，陈庆国和这个世界保持
联系的唯一渠道就是一根拐杖。

这根拐杖帮他看清了吉祥
寺：正中的千佛宝殿、左右两栋三
层高的养老宿舍楼、被两尊菩萨
像连接的巨大广场、2007年寺庙
扩建之前的老庙。这就是吉祥寺
的全部。义工们把吉祥寺比作一
个家。

只要养老院院长能清法师外
出，这个家就像缺了家长。能清
把这68个老人称为她的“老宝贝、
老孩子”。2016年 2月的一个傍
晚，能清从外省化缘回到吉祥寺，
刚走到养老院客堂，就被一个老
阿婆一把抱在怀里，“师父，我想
你了。”

这一幕被一家图片社的摄影
师拍下，成为证明养老院里“家长
和老孩子”融洽关系的有力证据。

客堂的大门上挂着一副对
联，“清池皓月照禅心，翠竹黄花
皆佛性”，横批“山水真如”。吉祥
寺的由来，其实还有一段故事。

江西云居山真如寺是虚云
和尚圆寂的道场，他被视为近代

“一身而系五宗法脉”的高僧大
德。1999年，虚云的弟子照禅法
师在福建沙县琅口镇创建吉祥
寺，当年即收住周边 18位老人。
吉祥寺养老院副院长邓海燕介
绍，第一批收住的老人多为无人
赡养者。

照禅法师创办吉祥寺的初
衷颇具戏剧色彩。能清告诉记
者，上世纪九十年代，照禅患骨
癌，医生宣告无法继续医治，让
他回寺庙准备后事。照禅被病痛

折磨得颇为难受，遂在病床上对
佛发大愿，如能康复就收养 100
个无人照料的老人。

据传奇迹终于出现，照禅康
复了，于是他开始先找愿意收住
老人的寺庙。他找到两所寺庙，
但都失败了。

沙县统战部副部长罗莉回
忆，无奈的照禅向时任沙县统战
部部长陈家禄求助，陈把他带到
琅口镇镇头村。村北的红山上有
一座荒废的寺庙，这里就是现在
的吉祥寺。

1999年，能清收到师父照禅
的求助信，请她到吉祥寺帮助筹
建养老院。能清带着积攒下的 12
万元只身赶赴吉祥寺。钱财被用
来修缮坍塌的庙宇和维持众僧

的生计。
自此，吉祥寺养老院开始常

年免费收住老人。因照禅身体虚
弱，加之他不懂当地方言，能清
成为养老院的实际当家师父。

能清说，1999年至今养老院
共收住两百多位老人。这些年她
见惯了老人们的悲欢故事，也见
惯了死亡。“在吉祥寺，往生（佛
教用语，指死亡）一般很平静，老
人家是带着尊严走的。”

邓海燕说，一入吉祥寺，万
般世俗皆成空，“佛门视生命平
等，来了大家吃的住的都一样，
每天必须完成的功课也都一样，
不会因为你家庭条件好就吃住
比其他人好，也不会因为你当过
官你就不用做功课”。

2007年，能清到广东化缘时
结识一位香港施主，得到一笔总
数大约 300万元的善款，这也是
吉祥寺历史上数额最大的善
款。吉祥寺用这笔钱新建两栋
三层的老人宿舍，加上老庙的宿
舍，吉祥寺有了120个床位。

这家寺院收住的老人越来
越多，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
它被当地媒体称为国内首家面
向社会的免费佛教养老院。

2009年 8月 20日，吉祥寺受
到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的
表彰，获得“全省宗教界‘服务社
会，服务海西’先进集体”称号。

沙县民族与宗教事务局局

长曹凌对吉祥寺养老院因名声
大带来的压力感受得真真切切，

“做得好了大家都知道，做得不
好了大家知道得更快。”

曹凌介绍，宗教界开办养老
机构面对的对象基本是本教人
员和信众，像吉祥寺这样面对社
会开放的模式，在三明确实无先
例可循，“不敢说全国首家，只能
说可能外面也有但是我们都不
知道”。沙县的相关领导也注意
到吉祥寺日渐高涨的名气，特意
嘱咐曹凌要对养老院多加照顾。

养老院的安全问题一直让
曹凌倍感压力。他担心养老院
出事，以至于每周都要偷偷跑到

养老院检查一番，“好在坚持了
这么多年，吉祥寺的操作还比较
规范”。

因为吉祥寺坚持不收费，为
了避免因入住老人发生意外与
吉祥寺产生纠纷，民宗局要求吉
祥寺与每个老人的子女签订一
份免责入院协议。为了以防万
一，养老院还是设了一个医务
室，加上沙县公立医院定期到养
老院巡诊，因此医疗这方面有基
本的保障，但是大病还要靠监护
人出资治疗。“老人家行动不便，
磕了碰了，算谁的？谁来治？”曹
凌认为，签入院协议是对吉祥寺
最好的保护。

在沙县统战部副部长罗莉
看来，吉祥寺养老院像一场各界
参与的社会实验，很多偶然因素
促成了吉祥寺的成功。

首先是吉祥寺和镇头村之
间的良性互动。镇头村村委会主
任冯鸿祯告诉记者，1999年能清
修缮完破败的寺院，钱财几乎耗
尽，众僧连饭食都成问题。

能清到镇头村化缘，当时的
村干部没有任何迟疑就发动全
村村民，很快拿出了解决方案。
他们决定全村 12个小组每组轮
流供养吉祥寺一个月，每月提供
米面。镇头村的供养计划保持了
一年多，帮助吉祥寺渡过了最初
的难关。当时的镇头村村干部还

做出一个在今天看来仍然颇具
胆识的决定：将吉祥寺及周边的
150多亩村集体土地无偿划拨给
吉祥寺使用。为避免日后引起纠
纷，村里把这个决定落实到纸面
上，盖了三四个公章。

冯鸿祯说，这些年虽然偶有
村民主张收回这片林地的使用
权，但吉祥寺给村民发了青苗补
偿费，双方一直相安无事。

财务压力缓解后的吉祥寺
也在回报镇头村。冯鸿祯上任
后，吉祥寺每年给村里情况困难
的老人发放3000元左右的现金。
为避嫌，每年冯鸿祯都让僧人自
己去老人家里发钱。

社会力量也没有排斥这家

寺庙养老院。罗莉说，她还在沙
县工商联合会任职时就经常向
企业家推介吉祥寺，“可以打包
票地说，很少有拒绝的。”包括吉
祥寺 2007年新建工程一位捐赠
最多的香港施主，在与沙县统战
部沟通后几乎没有犹豫就为吉
祥寺提供了善款。

这场实验得以延续可能也
要归功于主管部门的包容。沙县
民政局救灾救济与慈善福利股
工作人员黄裕椿说，虽然吉祥寺
养老院从 1999年就开始收住老
人，直到2015年1月21日才取得
民政部门颁发的养老机构设立
许可证。换句话说，吉祥寺养老
院无证运营的历史长达15年。

僧人的“老孩子” 死亡的尊严

成名的烦恼

“一场社会实验”

复制的前景


